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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大型猫科动物，有着“雪山之王”的美
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生活在高原上的
雪线附近，极其擅长在雪山岩石间隐藏，其踪迹难
以寻觅，是很多野生动物摄影师梦寐以求的拍摄
对象。

对于生活在青海三江源的几位牧民摄影师来
说，他们祖祖辈辈与这些生灵共享着同一片天地。

近日，纪录片《雪豹和她的朋友们》在第25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片中超过70%的镜头由牧
民摄影师拍摄。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

“我是1983年开始接触摄影的，算起来，从事
野外摄影已有40个年头。”回忆起自己的职业生
涯，纪录片《雪豹和她的朋友们》导演、野生动物摄
影师、“野性中国”工作室创始人奚志农不禁感慨
万千。1983年，19岁的奚志农跟随一个电影摄制
组在云南拍摄关于鸟类的科教电影，当时的拍摄
方法一般是拍摄标本，或者拴着鸟儿拍，奚志农难
以接受这种拍法，立志一定要学会摄影，去拍自由
飞翔的鸟儿。没想到就这样一路拍到了现在。

从做摄影助理的助理，到拍摄滇金丝猴；从创
办“野性中国”工作室，到开设“中国野生动物摄影
训练营”，奚志农一直致力于用影像的方式传播和
推广保护动物、保护大自然的理念。

一开始，他希望拍出生活在中国本土的野生
动物。

奚志农很喜欢著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的一
段话：“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
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本着“用影像引起人
们对野生动物关注”的初心，2002年，奚志农创办
了“野性中国”工作室。

“在《动物世界》节目里，中国观众看到的几乎
都是外国人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大草
原上的动物们如何迁徙、捕猎，可以看到地球两极
的动物们如何在冰天雪地下生存，却恰恰看不到
中国本土野生动物的生活状态。”所以，在奚志农
看来，拍出生活在中国本土的野生动物“既是目
标，也是使命”。

后来，他开设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希望培养
更多“在地”摄影师。

“野性中国”工作室成立后，奚志农和团队不
仅拍摄了大量野生动物素材，还开始联合相关机
构、部门开设“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让越来
越多的一线生态保护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我们有那么多‘在地’的一线生态保护工作
者，他们就工作、生活在保护区，拥有非常良好的
拍摄机会，只是缺乏专业的摄影设备和技术培
训。”谈起创办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初衷，奚志
农表示，“在地”是最大的优势，当时他希望把自己
的经验传授给一线生态保护工作者，推动更多人
参与到“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事业中来。

自 2004 年第一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
练营”以来，“野性中国”工作室已累计举办25
期摄影培训，参训学员700余人次。

再后来，机缘巧合遇到牧民次丁，拍摄雪豹
的愿望变成现实。

“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最濒危的野生动
物，雪豹当然也是自己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的
终极目标，但在 2015 年之前从来不敢奢望能
够拍摄到雪豹。”谈起拍摄雪豹，奚志农表示，

“完全是机缘巧合”。
2016年1月，牧民次丁救下了一只受伤的

雪豹。当雪豹体力恢复，准备放归大自然
时，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

的党委书记打电话找到了奚志农，希
望拍下这珍贵的画面。就这样，奚

志农第一次拍到了雪豹，也结识
了同样喜爱拍摄雪豹的牧民——次丁、达杰和更
求曲朋。

“我们一起拍了6年雪豹”

次丁、达杰和更求曲朋3人，是奚志农发起的
“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的第一批成员。早在
2008年，16岁的达杰就用自己攒下的钱从亲戚手
中买了一台二手数码相机。刚拿起相机开始拍照
时，达杰没有摄影老师，更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只能凭着直觉“鼓捣”。当时他甚至不会删除照
片，于是相机的内存卡很快就满了。“满了就又买
一个，又满了再买一个。那时候经常买4G卡、8G
卡，最大的8G，即便买最便宜的一款，也要四五十
元一个。”达杰回忆说。

2015年，达杰妻子的叔叔从外地给他带回一
台更好的数码卡片相机。设备升级让达杰很开
心，但一个人去野外拍摄总觉得有些孤单，从小和
达杰一起长大的次丁被达杰成功“游说”了。2018
年，达杰小时候认识的朋友更求曲朋也加入了“牧
民摄影师成长计划”。

最开始时，牧民摄影师们的技术都不好，奚
志农发现他们拍照甚至只会用相机的M档。“你
为什么就用一个档啊，这怎么能拍得好？”更求
曲朋模仿起奚志农责备他时的模样。后来奚志农
帮他调好了设置，放在P档，并交代他千万千万
不要动。

想拍到一张精彩的雪豹照片，需要超乎常人
的耐心再加上一点点运气。达杰最自豪的一张照
片是夜里拍摄的，一只雪豹高高地蹲在岩石上休
息，眼中反射着亮光，显得既骄傲又神秘。

提到几年前拍摄这张照片的经历，达杰眉飞
色舞。那是一个冬天，傍晚时，一位朋友打电话告
诉达杰，自己家的一头小牛被咬死了，雪豹正蹲在
小牛的尸体旁边，让达杰明天再过来拍摄。

山路崎岖，夜晚这里很黑，开车很危险，但达
杰当机立断，决定驱车30多公里前往现场。到达
时已是深夜，达杰向朋友借来手电筒，一点一点小
心地寻找着雪豹的踪迹，终于在一块岩石顶上发
现了它。令他格外惊喜的是，这只雪豹对手电筒
的亮光毫不介意，自得地吃着小牛，后来甚至还睡
着了。

青海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为了找到最好的
拍摄角度，达杰直接蹲在了结冰的河面上。当他
终于结束拍摄站起来的时候，裤子上挂满了冰，但
拍到雪豹的兴奋让他遗忘了自己身体的疼痛。

从晚上9点半到早上5点半，直到手电筒电量
耗尽，相机的内存也满了，达杰才决定回到朋友家

中简单休息一会儿，给设备充足电，再继续拍摄。
但等到他再次返回现场时，雪豹已悄然离开。

从2016年到2022年，奚志农与3位牧民摄影
师花费6年时间拍摄了纪录片《雪豹和她的朋友
们》。从只会按快门，到熟练运用手中的“长枪短
炮”，从“只能拍到动物的屁股”，到如今能够熟练
选取角度、提前“埋伏”拍摄，从碰不碰得到雪豹全
凭运气，到自己总结出不少雪豹的活动规律……
牧民摄影师们不仅在拍摄技巧方面迅速进步，而
且不断加深了对雪豹乃至众多野生动物的了解。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牧民们的摄影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关系是怎样
的？在奚志农看来，野生动物摄影师可以让更多
人认识自然万物的美好，从而唤起人们保护自然
的意识和行动，以感动带来行动和改变。

牧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令奚志农深感震撼，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
那是2019年，他和几位牧民摄影师一如既往地在
山上寻觅雪豹的踪迹。尽管当时已是7月，但青
海的山上依然会下雪。那天，他们用来隐蔽的帐
篷被积雪压塌了，需要将积雪清理掉后重新支起
帐篷。在清理积雪时，几位牧民摄影师看到一只
小虫子，他们用双手轻轻地将小虫子捧起来放到
了一边，以免这小小的生命被清理下来的积雪压
到或是被人不小心踩到。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让奚志农十分感
慨：“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渗透在血脉里，这是我们
很多人做不到的。”

而在达杰口中，道理就要简单得多：“我们把
这里的风景和动物拍给外面的人看，他们看到动
物原来这么可爱，就也想保护了。”在几位牧民摄
影师眼中，他们的家乡如此美丽，他们渴望通过自
己的镜头将家乡展示给更多人。

谈到接下来的计划，3位牧民摄影师各有想
法：达杰想提升自己的技术，拍出更多更好的照片
和录像片段；更求曲朋对拍摄一组雪豹捕猎的镜
头念念不忘；而次丁则随性得多：“我每天都有很
多想拍的。”

次丁、达杰和更求曲朋的作品，在当地牧民中
也引发了小小的轰动。自己每天生活的环境竟有
如此动人的魅力，这让更多牧民对摄影、摄像产生
了兴趣，奚志农的“牧民摄影师训练营”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人报名参加。

如今，牧民摄影师之间有了更多的合作：从交
流野生动物出现的线索，到相约一起去拍摄，再到
相互点评各自拍摄的照片、讨论哪里可以改进
……越来越多的牧民加入到拿起相机保护野生动
物的队伍中，就连达杰的女儿小康卓也成为其中
的一员。或许因为是孩子，动物们似乎对康卓更
为亲近，她往往可以在更近的位置拍摄它们。
2020年9月、10月和12月，她3次拍到了雪豹，是
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雪豹拍摄者。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拍摄于青海昂赛这片被
各种生灵眷顾的美丽土地上，以雪豹为核心线索，
讲述了3位当地放牧人如何从牧民转变为摄影师
以及这里的人们对雪豹如何从对立转变为保护，
如何追寻雪豹的踪迹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人与
自然互动共生的场景，雪豹家族和拍摄野生动物
的牧民家族各自成长又共同拥有这片土地的故
事，令人非常感动。”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现场观看
过这部电影的观众表示，影片讲述了一段触及心
灵的人文故事，人与野生动物对话、交流、共生的
状态很独特也很有魅力。

“我们的使命是让公众了解中国这片土地的
美好，了解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独特的、丰富多彩
的野生动物。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让越来
越多的人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实践中来。”奚志
农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拍中国人自己的雪豹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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